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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北京语言大学　 熊仲儒教授） 生成语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采用词库
论或投射论的思想， 即假定词库要登录词项的句法信息， 然后句法要不增不减地将这些信
息投射到各个层面。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发现有些成分跟词项的句法信息无关， 比如
说 “张三哭湿了手帕” 中的 “手帕”， 它不是 “哭” 的论元； “ Ｊｏｈｎ ｂａｋｅｄ ｈｉｓ ｓｉｓｔｅｒ ａ
ｃａｋｅ” 中的 “ｈｉｓ ｓｉｓｔｅｒ”， 它也不是 “ｂａｋｅ” 的论元。 所以， 学者们就会去思考相关问题，
最后确定功能范畴在句法中起着很大作用。 其中分布式形态学做得更彻底， 它会将词根与
功能语素处理作句法计算的基本单位， 词在词库中消失了， 相关的论元结构信息与词类信
息等也就不再作为特异信息登录于词库， 这是非词库论的思想。 为反映该方向的最新进
展， 特推出 “分布式形态学研究” 专栏， 收录 ４ 篇论文。 功能范畴有不同的句法层级与语
义特征， 这是杨舟、 熊仲儒一文认为名物化的句法层级与语义层级相对应的理论依据。 轻
名词扩展 Ｂｅ、 Ｄｏ 与 Ｂｅｃ 等轻动词时， 相关的名物化结构分别体现出事态、 活动与事件义；
轻名词扩展 Ｉ 与 Ｃ 等功能范畴时， 相关的名物化结构体现出事实义。 Ｂｅｃ 与 Ｄｏ 等功能范畴
可以为词根选择论元， 这是袁芳、 魏行一文的写作根据。 动结式表达活动与结果之间的致
使关系， 活动由 Ｄｏ 体现、 结果由 Ｂｅｃ 体现， 它们为相应的词根选择论元， 构成相应的功
能投射， 然后由体现致使关系的 Ｃａｕｓｅ 连接。 功能范畴会吸引核心进行移位， 移位采用的
是复制＋合并＋删除的操作， 这是项奇军一文的写作根据。 动词的词根受功能核心的吸引，
在不同的位置留下其拷贝， 如果没有完全删除， 就会呈现出动词的重叠形式。 为了凸显论
元的非核心性， 学界会用施用范畴 Ａｐｐｌ 引进旁格论元， 这是谭泓亮一文的写作根据。 为
了解释直接宾语的贬抑， 谭文采用了逆被动化操作。 这组文章都能很好地体现功能范畴的
句法语义作用， 所考察的问题也都是汉语中的热点问题， 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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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名物化的句法层级与语义层级具有对应性。 汉语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和英语名物化结

构一样呈现语义分裂现象， 在句法层级上也有所体现。 名物化的句法分层对应语义分层， 以 ｖＰ 为

界， ｎ 扩展 ｖＰ 以上层级得到事实名物化， ｎ 扩展 ｖＰ 及以下层级得到事件 ／ 活动 ／ 事态名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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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生成语法非常强调分层思想。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８６） 最早确立了 ＣＰ－ＩＰ－ＶＰ 的句子层级结

构。 学者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子句分层假设”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即 ＶＰ
层、 ＩＰ 层和 ＣＰ 层分别对应题元层 ／词汇层 （提供题元 ／词汇信息）、 形态层 （标记语法一

致） 和话语层 （编码语篇信息）。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蔡维天 ２０１０； Ｇｅｌｄｅｒｅｎ ２０１３） 名词性短语的分层

也颇受重视， Ａｂｎｅｙ （１９８７） 最早开展名词短语层级研究， 确定了 Ｄ 为名词短语的功能核

心。 汉语学者也利用句法分层思想分析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 （如 “这本书的出版”）： 石定

栩 （２００３） 区分了 “ＮＰ 的 ＶＰ” 中的名词化 （动词的转类） 和名物化 （动词性短语的转

类）； 陆烁、 潘海华 （２０１３） 将 “ＮＰ 的 ＶＰ” 分为词汇层的名物化和句法层的名物化； 熊

仲儒、 王雷宏 （２０２３） 从短语转类的角度讨论了 “这本书的出版” 中 “出版” 的身份与范

畴。 在此基础上， 本文拟从分布式形态学的 “单引擎论” 出发， 提出词和短语转类是由句

法运算负责的， 可以统称为 “名物化”，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是名物化结构， 这是基于整个

短语是名词性短语这一学界共识。
尽管句法分层思想可以解释不同类型 “ＮＰ 的 ＶＰ” 的句法差异， 但不能描绘它们的语

义差异。 例如：
（１） ａ. 在蒋军弹雨下， 他们终于把船撑到西岸， 胜利完成公粮的抢运。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

ｂ. 为了讲好这 ６０ 年， 纪录片的拍摄持续 １０ 年， 直至其中的主要人物莫里斯于

去年辞世。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

ｃ. 婴儿和无知的人没有知识， 作不出什么区别， 所以都像是属于浑沌的整体。
可是他们的属于它， 是完全不自觉的。 （ＣＣＬ 现代汉语语料库）

ｄ. 国家收入的可能增加， 大大鼓舞了税务工作人员。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

例 （１ａ） 中， “公粮的抢运” 表示终结性事件， 充当动词 “完成” 的宾语； 例 （１ｂ）
中， “纪录片的拍摄” 表示非终结性活动， 与持续性时间状语 “１０ 年” 连用； 例 （１ｃ）
中， “他们的属于它” 表示非终结性事态， 充当系表结构的主语； 例 （１ｄ） 中， “国家收

入的可能增加” 表示事实， 这一事实鼓舞了税务工作人员。
国内有学者注意到例 （１） 所呈现的语义差异： 熊仲儒 （２００５） 认为， “对” 类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 如 “老师对学生的鼓励” 中的 “鼓励” 受 ｖＤｏ扩展， 表示活动， 而 “宾语

前置” 类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 如 “公粮的抢运” 中的 “抢运” 受 ｖＢｅｃ 扩展， 表示事件；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３） 把 “他的忽然又想起了祭书” 类带时体标记或情态助词的 “ＮＰ 的 ＶＰ” 称为

事实名物化， 而把 “这本书的出版” 类称为事件名物化。 但遗憾的是， 上述研究都停留在

对某一类型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的语义进行描写， 未涉及该结构的语义层级， 也未将句法分

层和语义分层建立关联。 基于此， 本文从英语名物化现象切入， 梳理英语名物化和汉语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的语义分裂现象， 并提出 “名物化分层假设” 来解释汉语中的该现象，
建构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的语义分层， 说明名物化句法层级与语义层级的对应性。

１. 名物化的语义分裂现象

１. １ 英语名物化的语义分裂

Ｌｅｅｓ （１９６０） 最早区分了事实名物化 （ｆａｃｔｉｖ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与活动名物化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ｏｍｉ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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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指抽象的事实、 陈述等， 包括 ｔｈａｔ 从句、 疑问词从句、 ｆｏｒ Ｘ ｔｏ ｄｏ 和 ｐｏｓｓ⁃ｉｎｇ （如例

＜２＞）； 后者表示活动， 包括 ＰＲＯ⁃ｔｏ ｄｏ、 ＰＲＯ⁃ｉｎｇ、 ⁃ｉｎｇ ｏｆ 和派生名词 （如例＜３＞）。
（２） ａ. Ｔｈａｔ ｈｅ ｃａｍｅ ｗ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ｂ. Ｗｈａｔ ｈｅ ｄｉｄ ｗ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ｃ. Ｆｏｒ ｈｉｍ ｔｏ ｈａｖｅ ｅａｔｅｎ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ｗ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ｄ. Ｈｉ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ｅａｔｅｎ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ｗ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Ｌｅｅｓ １９６０： ５８）

（３） ａ. Ｔｏ ｅａｔ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ｉｓ ｈｅａｌｔｈｆｕｌ.
ｂ. Ｅａｔ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ｉｓ ｈｅａｌｔｈｆｕｌ.
ｃ. Ｈｉｓ ｒａｐｉ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ｏｈｎ... （Ｌｅｅｓ １９６０： ５８）

同样， Ｖｅｎｄｌｅｒ （１９６７） 认为名物化结构可以分为事件名物化 （ｅｖｅｎｔ ｎｏｍｉｎａｌ） 和事实

名物化 （ｆａｃｔ ｎｏｍｉｎａｌ） 两类， 形式上分别表征为完全名词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ｎｏｍｉｎａｌｓ） 和不完全名

词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ｎｏｍｉｎａｌｓ）。 完全名词包括派生名词和⁃ｉｎｇ ｏｆ， 其中动词与名词句法行为一致，
不完全名词包括 ｐｏｓｓ⁃ｉｎｇ、 ａｃｃ⁃ｉｎｇ 以及从句等， 其中动词保留谓词性。 Ｖｅｎｄｌｅｒ （１９６７） 还

提出接纳二者的 “容器” （指句法环境） 有松紧之分， 松的 （ｌｏｏｓｅ） 容器可以接纳完全名

词和不完全名词， 紧的 （ｔｉｇｈｔ） 容器则只能接纳完全名词。
（４） ａ. Ｍａｒｙ'ｓ ａｒｒｉｖａｌ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ｂ. Ｊｏｈｎ'ｓ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 ｉｓ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ｃ. Ｈｉｓ ｄｅａｔ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ｄ. Ｊｏｈｎ'ｓ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ｏｔ.
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ｕ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 ｉｓ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ｆ. Ｊｏｈｎ'ｓ ｂｅｉｎｇ 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ｌｏｎｇ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Ｖｅｎｄｌｅｒ １９６７： １３４－１３５）

例 （４） 中， 动词 ｃａｕｓｅ、 形容词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和名词 ｒｅｓｕｌｔ 的主语位置属于松的句法环境，
因此例 （４ａ）—（４ｃ） 中的完全名词和例 （４ｄ）—（４ｆ） 中的不完全名词都可以出现在主语

位置。
（５） ａ. Ｊｏｈｎ'ｓ ｄｅａｔｈ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ｔ ｎｏｏｎ.

ｂ. Ｊｏｈｎ'ｓ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 ｉｓ ｓｌｏｗ.
ｃ. Ｊｏｈｎ'ｓ ｋｉ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 ｗａｓ ａ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ｄ. ∗Ｈｉ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ｄｉｅ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ｔ ｎｏｏｎ.
ｅ. ∗Ｊｏｈｎ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ｐｏｋｅｒ ｉｓ ｓｌｏｐｐｙ.
ｆ. ∗Ｊｏｈｎ'ｓ ｋｉ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ｔ ｗａｓ ａ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Ｖｅｎｄｌｅｒ １９６７： １２６、 １３７－１３９）

例 （５） 展示的是紧的句法环境， 只能接纳不完全名词， 因此例 （５ａ）—（５ｃ） 中的完

全名词可以充当主语， 但例 （５ｄ）—（５ｆ） 中的不完全名词不能做主语。 以上是英语不同类

型名物化结构做主语时表现出的分布差异， 做宾语时同样存在分布差异。 例如：
（６） ａ. Ｉ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

ｂ.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ｗａｓ ｑｕｉｅｔ ｕｎｔｉｌ ｈｉｓ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
ｃ. ∗Ｉ ｈｅａｒｄ ｈｉ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ｕ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

３００

杨　 舟， 熊仲儒　 名物化的语义分层与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



❘专栏： 分布式形态学研究❘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

ｄ.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ｗａｓ ｑｕｉｅｔ ｕｎｔｉｌ ｈｉｓ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 （Ｖｅｎｄｌｅｒ １９６７： １３８－１３９）

例 （６ａ） 和例 （６ｂ） 中的完全名词可以做动词 ｈｅａｒｄ 和介词 ｕｎｔｉｌ 的宾语， 但例 （６ｃ）
和例 （６ｄ） 中的不完全名词不能充当动词 ｈｅａｒｄ 和介词 ｕｎｔｉｌ 的宾语。

简言之， 英语中不同语义类型的名物化结构不仅形式不同， 而且在不同句法环境中的

分布也有差异。 这种语义分裂现象同样存在于汉语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中。
１. ２ 汉语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的语义分裂

英语名物化结构的语义分裂在句法上表现为对句法环境有不同的要求， 而汉语不同语

义类型的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在不同句法环境中的接受程度也不相同。 当 “ＮＰ 的 ＶＰ” 结

构做主语时， 接纳该结构的句法环境也有松紧之分。
（７） ａ. 河姆渡遗址的 （已经 ／ 能够）①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ｂ. 中国贸易代表团的 （即将 ／ 能够） 来临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同样的愿望。
ｃ. 陵园的 （即将 ／ 能够） 修建是真的。
ｄ. 物理学的发现推翻了这样的自然观， 所以唯心主义地 （已经 ／ 能够） 把世界看

作纯精神本质的活动范围， 是正确的。 （改编自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语料）

例 （７） 中， 动词 “证明” “说明”、 系表结构 “是真的” “是正确的” 的主语位置属

于宽松的句法环境， 能容纳不同语义类型的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
“中国贸易代表团的来临” 表示终结性事件、 “陵园的修建” 表示非终结性活动、 “唯心主

义地把世界看作纯精神本质的活动范围” 表示非终结性事态， 而 “河姆渡遗址的已经 ／能
够发现” “中国贸易代表团的即将 ／能够来临” “陵园的即将 ／能够修建” 和 “唯心主义地

已经 ／能够把世界看作纯精神本质的活动范围” 表示事实或命题， 所以不同语义类型的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均可以充当主语。
（８） ａ. 社会各界对武汉的 （∗正在 ／ ∗能够） 支持持续了数月。

ｂ. 万里长城的 （∗已经 ／ ∗能够） 修建发生在公元前 ３ 世纪。
ｃ. 据陈奕喜介绍， 当初升旗台的 （∗已经 ／ ∗能够） 筹建耗时不到 １ 个月， 村民

共同捐款、 义务出工。
ｄ.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 （∗已经 ／ 能够） 成功爆炸发生在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改编自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语料）

例 （８） 中， 动词 “持续” “发生” “耗时” 充当谓语时， 其主语位置属于紧的句法环

境， 只能容纳表示事件 ／活动 ／事态的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 如例 （８ａ） 中的 “社会各界对

武汉的支持” 表示非终结性事态， 例 （８ｂ） 中的 “万里长城的修建” 和例 （８ｃ） 中的

“升旗台的筹建” 表示非终结性活动， 例 （８ｄ） 中的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 表

示终结性事件。 而表示事实的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 如 “对武汉的正在 ／能够支持” “万里

长城的已经 ／能够修建” 不能出现在这些谓语的主语位置。
同样地，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形容词做谓语时。 例 （９） 中， 形容词 “锐敏的” “非常

快” “平民化的” 和 “非常微弱” 充当谓语时， 其主语位置也属于紧的句法环境， 只能容

纳表示事件 ／活动 ／事态的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 而表示事实或命题的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
如 “局势的已经 ／能够开展” “中国人的已经 ／能够抽大烟” 不能出现在主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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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ａ. 就是我国八十年代的小学生的 （∗正在 ／ ∗能够） 观察是锐敏的， 判断也很公

正。 （改编自冰心 《冰心全集》 第七卷）

ｂ. 局势的 （∗已经 ／ ∗能够） 开展非常快， 使一班须得去应付它的人忙不过来。
（改编自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语料）

ｃ. 中国人的 （∗已经 ／ 能够） 抽大烟是则是平民化的， 并不为某一阶级所专享。
（改编自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语料）

ｄ. 大地的 （∗已经 ／ 能够） 哀号非常微弱、 迷惑。 （改编自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语料）

以上是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做主语的情况， 再来看做宾语的情况。
（１０） ａ. 当一个人说想买什么品牌， 而不是去逛哪家商场时， 这个过程才证明了品牌

的 （已经） 成立。
ｂ. 这些事实使干部和群众认识了地主的 （正在） 假装苦穷， 克服了干部群众

“差不多” 思想。 （改编自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语料）

例 （１０） 中的 “品牌的成立” 表示终结性事件， “地主的假装苦穷” 表示非终结性事

态， 而 “品牌的已经成立” 和 “地主的正在假装苦穷” 表示事实， 都可以充当动词 “证
明” “认识” 的宾语， 说明动词 “证明” “认识” 的宾语位置属于宽松的句法环境。

（１１） ａ. 在蒋军弹雨下， 他们终于把船撑到西岸， 胜利完成公粮的 （∗已经被成功）
抢运。

ｂ. 我方进行或不进行机场的 （∗正在） 修建， 完全是我方的内政问题， 不容许

任何人加以干涉。 （改编自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语料）

例 （１１） 中， 动词 “完成” “进行或不进行” 的宾语位置属于紧的句法环境， 只能容

纳表示事件 ／活动 ／事态的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 如 “公粮的抢运” “机场的修建” 表示非终

结性活动； 而表示事实或命题的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 如 “公粮的已经被成功抢运” “机场

的正在修建” 不能充当这些动词的宾语。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英语名物化和汉语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都存在语义分裂现象， 主要

分裂为事实名物化和活动名物化 （ Ｌｅｅｓ １９６０） 或事件名物化 （Ｖｅｎｄｌｅｒ １９６７） 两类。 这与

Ｌｙｏｎｓ （１９７７） 的区分是一致的。 Ｌｙｏｎｓ （１９７７） 按具体程度把事物分为三阶： 一阶指实体，
如人、 动物、 事物等； 二阶指处于时间框架中的事件、 过程、 事态等； 三阶指独立于时间

空间的抽象实体， 如命题。 并且， 在英语等很多语言中， 二阶和三阶事物的指称需要依靠

名物化的手段。 为避免术语界定不清， 本文根据终结性和状态性的特征 （Ｍｏｕｒｌａｔｏｓ １９７８） 把

二阶事物分为事件 ［＋终结性， －状态性］、 活动 ［ －终结性， －状态性］ 和事态 ［ －终结

性， ＋状态性］ 三类。
２. 名物化的语义分层

分层思想源于句法制图理论， 遵循的共识是 “句法结构成分在结构层级上的分布是具

有严整的规律可循的” （司富珍 ２０２３： ６６）。 由此可见 “分层” 主要是从句法角度来说的。
本文提出 “语义分层”， 就名物化这一现象建立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关联。

２. １ 名物化分层假设

按照 Ｌｅｅｓ （１９６０） 和 Ｖｅｎｄｌｅｒ （１９６７） 的分类， ｐｏｓｓ⁃ｉｎｇ 和 ａｃｃ⁃ｉｎｇ 属于事实名物化，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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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生名词中的复杂事件名词和⁃ｉｎｇ ｏｆ 为事件 ／活动 ／事态名物化。 前者可以有被动态、 完成

体和否定形式 （如例＜１２＞）， 而后者则没有相应形式 （如例＜１３＞）。
（１２） ａ. Ｊｏｈｎ'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ｂｅａｔｅｎ ｂｙ Ａｎｄｒｅｗ．

ｂ. Ｊｏｈｎ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ｂｅａｔｅｎ ｂｙ Ａｎｄｒｅｗ．
ｃ.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ｄｏ ａｔ ＶＷ．
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ｍ ｎｏ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ｄｏ ａｔ ＶＷ．

（１３） ａ. ∗Ｊｏｈｎ'ｓ ｈａｓ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ｓ...
ｂ. ∗Ｔｈｅ ｃａ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Ｊｏｈｎ...
ｃ. ∗Ｊｏｈｎ'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ｓ...
ｄ. ∗Ｔｈｅ ｃａｔｓ'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ｓ...

根据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蔡维天 （２０１０） 和 Ｇｅｌｄｅｒｅｎ （２０１３） 等提出的子句分层假设， 英语

中的 ａｃｃ⁃ｉｎｇ 有 ＣＰ 层投射， ｐｏｓｓ⁃ｉｎｇ 有 ＩＰ 层投射， 复杂事件名词和⁃ｉｎｇ ｏｆ 有 ｖＰ 层投射。 我

们可以借助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对英语副词层级的安排进行检测。 例如：
（１４） ａ. Ｊｏｈｎ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 ｄｉｄｎ'ｔ ｆａｉｌ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ｂ. ？∗Ｊｏｈｎ'ｓ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ｋｅｐｔ ｍｅ ｆｒｏｍ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Ａｂｎｅｙ １９８７： １１５）

在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的层级中，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属于 ＣＰ 层的认识情状副词， 位于 ＴＰ 之上。
例 （１４ａ） 中的 Ｊｏｈｎ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有 ＣＰ 层投射， 所以可以被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修饰； 而例

（１４ｂ） 中的 Ｊｏｈｎ'ｓ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只有 ＩＰ 层， 不能被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修饰。 但位置稍低的 ＩＰ
层副词则可以出现在 ｐｏｓｓ⁃ｉｎｇ， 如例 （１５） 中的体副词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１５） Ｔｈ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ｌｉｔｔｌｅ ｓｔｉｒ ｏｖｅｒ ｈ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ｈａｖｉｎｇ ｒｅｆｕｓｅｄ ｔｏ ｖｏｉｃｅ ｈｅ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ｐｅｎｄｉｎｇ ｂｉｌｌｓ．

复杂事件名词和⁃ｉｎｇ ｏｆ 只有 ｖＰ 层投射， 因而只能接受句法层级更低的副词修饰， 如

例 （１６） 中的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
（１６） Ｈｉ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ｏｂ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５６０）

综上， 英语不同类型名物化结构的投射层级不同。 根据分布式形态学理论， 轻名词 ｎ
起着把词定性或转类为名词性范畴的作用。 本文认为名物化不仅包括词的转类， 还包括短

语的转类， 轻名词 ｎ 不仅可以对词进行操作， 还可以对短语进行操作。 因此， 句法上， 英

语中的 ａｃｃ⁃ｉｎｇ 为话语层的名物化、 ｐｏｓｓ⁃ｉｎｇ 为形态层的名物化、 复杂事件名词和⁃ｉｎｇ ｏｆ 为
题元层的名物化， 它们分别是轻名词 ｎ 对 ＣＰ、 ＩＰ 和 ｖＰ 的扩展； 语义上， ａｃｃ⁃ｉｎｇ 和 ｐｏｓｓ⁃
ｉｎｇ 属于事实名物化， 复杂事件名词和⁃ｉｎｇ ｏｆ 属于事件 ／活动 ／事态名物化。

根据强式句法制图的观点 （司富珍 ２０１９： ２６）， 既然英语中的轻名词 ｎ 可以扩展不同的

层级， 实现句法和语义分层， 在其他语言中， 轻名词 ｎ 应该也可以扩展不同的层级。 基于

此， 同时结合以分布式形态学 （Ｍａｒａｎｔｚ １９９７）、 外骨架模式 （Ｂｏｒｅｒ ２００５） 为代表的新构式主

义 （Ｎｅ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本文提出 “名物化分层假设”， 即轻名词 ｎ 可以对不同层级的

动词性成分进行名物化， 并有相应的语义分层表现， 二者之间的关联可以表征为： ［ ｎＰ ［ ｎ

话语层的名物化 ］ ［ ＣＰ［Ｃ］ ［ ｎＰ ［ ｎ 形态层的名物化］ ［ ＩＰ ［ Ｉ］ ［ ｎＰ ［ ｎ 题元层的名物化］ ［ ｖ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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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 ｎＰ［ ｎ 词汇层的名物化］ ［ ＶＰ ［Ｖ］］］］］］］］］。 轻名词 ｎ 依次对 ＶＰ 对应的词汇层、 ｖＰ
对应的题元层、 ＩＰ 对应的形态层和 ＣＰ 对应的话语层进行扩展： ｎ 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越

低， 对 Ｖ 的作用越强； ｎ 越高， 对 Ｖ 的作用越弱。 不同句法层级的名物化结构在语义上也

有所不同， ｎ 扩展 ＩＰ 及以下层级表达事件 ／活动 ／事态名物化， ｎ 扩展 ｖＰ 以上层级表达事

实名物化。
２. ２ 相关问题的说明

第一， 词汇层的名物化 ｎ ［ＶＰ［Ｖ］］就是文献中提到的名词化。 虽然根据分布式形态

学理论， Ｖ 以不带形态的词根形式√ＲＯＯＴ 参与句法操作， 但本文没有直接表征为

ｎ ［√ＲＯＯＴ］， 因为依据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９５） ＣＰ－ＩＰ－ｖＰ－ＶＰ 的基本模型， ＶＰ 的核心是 Ｖ， 外

论元和内论元需要在 ｖＰ 层由不同的轻动词引入。 第二， 轻名词 ｎ 为什么能扩展 ＩＰ 特别是

ＣＰ， 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轻名词 ｎ 扩展 ＩＰ 和 ＣＰ 有英语名物化的语言事实作为支撑， ｎ 此

时语音实现为⁃ｉｎｇ； 二是 ｎ 扩展 ＣＰ 与 ＣＰ 本身发挥名词短语的作用有所不同， 前者可以继

续受 Ｄ 扩展投射为 ＤＰ， 后者无需继续扩展， ＤＰ 与 ＣＰ 具有平行性。
３.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的语义分层

根据名物化分层假设， 汉语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可以体现四个层级的名物化， 分别为词

汇层的名物化、 题元层的名物化、 形态层的名物化和话语层的名物化。 例如：
（１７） ａ. 初步的计划

ｂ. 我们对敌人的暴力抵抗

ｃ. 敌人的彻底消灭

ｄ. 此太平天国的改写地支似更离奇。 （周作人， 《无生老母的信息》 ）

ｅ. 问题的未能迅速获得解决， 部分是或者主要是因为进行反驳的路线不大对

头。 （张伯江 １９９３： ２５５）

ｆ. 即使是在演讲集下篇 《科学与政府》 中， 也能觉察到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家

们的被过度信仰。 （方绪军、 武钦青 ２０１８： ９８）

ｇ. 这条路的必然走不通， 已是洞若观火的了。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

例 （１７ａ） 和例 （１７ｂ） 为词汇层的名物化， 是轻名词 ｎ 对√ＲＯＯＴ 的扩展， 其中 “计
划” 和 “抵抗” 可以被形容词或名词修饰； 例 （１７ｃ） 和例 （１７ｄ） 为题元层的名物化，
是轻名词 ｎ 对 ｖＰ 的扩展， 其中 “消灭” 和 “改写” 可以被副词修饰， 可以带宾语； 例

（１７ｅ） 和例 （１７ｆ） 为形态层的名物化， 是轻名词 ｎ 对 ＩＰ 的扩展， 其中 “解决” 可以被否

定情态动词 “未能” 修饰， “信仰” 有被动态形式； 例 （１７ｇ） 为话语层的名物化， 可以

被高位副词 “必然” 修饰。 依据句法分层与语义分层之间的对应， 例 （１７ａ）—（１７ｄ） 为

事件 ／活动 ／事态名物化， 例 （１７ｅ）—（１７ｇ） 为事实名物化。
３. １ 事件 ／ 活动 ／ 事态名物化

以 ｖ 为分界， 轻名词 ｎ 扩展 ｖＰ 及以下层级得到事件 ／活动 ／事态名物化， 包括词汇层

的名物化和题元层的名物化。
词汇层的名物化是轻名词 ｎ 对√ＲＯＯＴ 进行扩展。 严格意义上， 事件 ／活动 ／状态只存

在于题元层， 但词汇层的名物化因为没有 ＩＰ 层的投射， 只能理解为事件 ／活动 ／事态， 如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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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１７ａ） 中的 “计划” 可以理解为事件或活动， 而例 （１７ｂ） 中的 “对” 类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在语义上表示非终结性活动或事态。
题元层的名物化是轻名词 ｎ 对 ｖＰ 的扩展。 事件 ／活动 ／事态名物化分别对应不同类型

的 ｖ， 如 ｖＢｅｃ表示事件、 ｖＤｏ表示活动、 ｖＢｅ表示事态。 不同的 ｖ 对终结性和状态性的要求也

不同： 事件名物化内部投射 ｖＢｅｃＰ， 描述事件， 具有终结性、 非状态性； 活动名物化内部投

射 ｖＤｏＰ， 描述活动 ／过程， 具有非终结性、 非状态性； 事态名物化内部投射 ｖＢｅＰ， 描述事

态， 具有非终结性、 状态性。 例 （１７ｃ） 和例 （１７ｄ） 都是题元层的名物化， 但二者形式

不同， 在名物化语义类型上也存在区别。 例 （１７ｃ） 中， “敌人” 为 “消灭” 的宾语， 位

于 “的” 之前。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３） 认为当 “的” 前 ＮＰ 为动词的宾语， 此时 “ＮＰ 的 ＶＰ” 具有

终结性， 是事件名物化。 但语料中也有很多表示非终结性的情况， 例如：
（１８） ａ. 此外， 严复墓园围墙的修建也正在进行中。

ｂ. 在永定河上游和西北的黄河水源地进行防护林的营造……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

例 （１８ａ） 中的 “围墙的修建” 和例 （１８ｂ） 中的 “防护林的营造” 都是 “进行” 的

宾语， 而 “进行” 多表示非终结性活动， 所以例 （１８） 中的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在语义上

表示活动名物化。 但确有一些动词进入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后， 只能表达终结性事件。 熊仲

儒 （２００５） 指出， “敌人的消灭” 中的动词受 ｖＢｅｃ 扩展， ＮＰ 只能理解为宾语， 所构成的

“ＮＰ 的 ＶＰ” 具有终结性。 这与英语名物化中复杂事件名词的被动形式类似， 例如：
（１９） ａ.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ｖｅ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ｂ.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ｊｕｓｔ ｆｉｖｅ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ｌｅｘｉａｄｏｕ ２００１： ５２）

（２０） 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ｂ.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ｌｅｘｉａｄｏｕ ２００１： ９３）

（２１） ａ. Ｊｏｈｎ'ｓ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ｂ.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ｂｙ Ｊｏｈｎ

例 （１９） 中， 宾语 ｔｈｅ ｃｉｔｙ 从介词 ｏｆ 后面移位到 'ｓ 前， 含有被动义， 具有终结性， 不

能与持续性时间状语连用， 因此例 （１９ｂ） 不合法； 例 （２０） 中，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表示事态， 具

有非终结性， 故例 （２０ｂ） 不合法； 例 （２１） 中，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表示活动， 具有非

终结性， 故例 （２１ｂ） 不合法。 “敌人的消灭” 也是如此， 我们不能说 “进行敌人的消灭”
或 “敌人的消灭进行了一个月”， 这类 “ＮＰ 的 ＶＰ” 只能受 ｖＢｅｃ扩展， 语义上表达事件。
尽管形式相同， ＮＰ 都是动词的宾语， 但语义不尽相同， 既可以表示终结性事件， 也可以

表示非终结性活动。
例 （１７ｄ） 中， “太平天国” 和 “地支” 为动词 “改写” 的主宾语， 这类结构中引入

宾语的 ｖ 可以是 ｖＢｅｃ、 ｖＤｏ或 ｖＢｅ， 在语义上分别表示事件、 活动或事态。 例如：
（２２） ａ. 她儿子和保镖的违反交通规则， 这是她意料之中的事。 （林语堂， 《京华烟云》 ）

ｂ. 我们一面不赞成现代人的做骈文律诗。 （周作人， 《国粹与欧化》 ）

ｃ. 在芮白卡叙述城堡战役之时， 艾文侯只注意那场战役， 对芮白卡的关心他，
却毫无感觉。 （张伯江 １９９３： ２５６）

例 （２２ａ） 中的 “她儿子和保镖的违反交通规则” 表示终结性事件， 动词受 ｖＢｅｃ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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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２２ｂ） 中的 “现代人的做骈文律诗” 表示非终结性活动， 动词受 ｖＤｏ扩展； 例 （２２ｃ）
中的 “芮白卡的关心她” 表示非终结性事态， 动词受 ｖＢｅ扩展。

概言之， 词汇层和题元层的名物化在语义上表示事件 ／活动 ／事态， 具体取决于扩展动

词的轻动词 ｖ 的类型。 而不论哪一种 ｖ， 如果继续扩展到 ＩＰ 层， ｎ 扩展 ＩＰ 便会得到事实名

物化， 如例 （１７ｅ） 和例 （１７ｆ） 所示。
３. ２ 事实名物化

根据名物化分层假设， 形态层和话语层的名物化属于事实名物化， 以下四种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在语义上表示事实。
第一种是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中出现体助词。 例 （２３） 中， 完成体标记 “了” 和未完

成体标记 “着” 出现在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中， “我忽然又想起了祭书” “中国学生正在为

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而努力学习着、 准备着” 语义上表示事实。
（２３） ａ. 我的忽然又想起了祭书， 自然也有自己的原因。 （张伯江 １９９３： ２５７）

ｂ. 更重要的是， 中国学生的正在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而努力学习着、 准备着，
这就是对世界和平的有力贡献。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

第二种是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中出现情态助词。 肯定形式的情态助动词都可以出现在该

结构中， 如 “可能” “不肯”。 例 （２４ａ） 中的 “掌权者的不肯认错” 和例 （２４ｂ） 中的

“国际局势的可能缓和” 在语义上都表示事实。
（２４） ａ. 悲剧就是因为掌权者的不肯认错而愈演愈烈的。 （张伯江 １９９３： ２５５）

ｂ. 毫无疑问， 国际局势的可能缓和， 一定会促使全世界一切普通人加强保卫和

平的斗争。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

第三种是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中出现时体副词 “已经” “即将” 等。 例 （２５） 中， “时
代转折点的已经到来” 和 “澳门问题的即将解决” 表示的都是事实。

（２５） ａ. 从国际来看， 苏联的两个卫星上了天， 六十几国的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会

议， 正确地宣布了新时代的到来， 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转折点的已经到来。
ｂ. 会议指出， 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和澳门问题的即将解决， 解决台湾问题、 实

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崇高愿望。 （ＢＣＣ 汉语语料库）

第四种是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以被动形式出现时， 语义上多表示事实， 如例 （２６） 中

的 “鸡白血病阻止因子 （ＬＩＦ） 的被发现” 和 “文化的被商品扭曲”。
（２６） ａ. 由于鸡白血病阻止因子 （ＬＩＦ） 的被发现， 转基因鸡今后有可能成为大量生

产有用物质的 “动物工厂” 的主角。 （方绪军、 武钦青 ２０１８： １０２）

ｂ. 文化的被商品扭曲一定不可免吗？ 我不愿相信。 （方绪军、 武钦青 ２０１８： ９９）

如上文所述， 轻名词 ｎ 扩展 ＩＰ 之上的 ＣＰ 层同样可以实现事实名物化。 例 （１７ｇ） 中，
“洞若观火” 的只能是事实。 但就现有语料来看， 只有个别话语层的名物化。 概言之， 在

表示事实名物化的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中， 轻名词 ｎ 扩展 ＩＰ 或 ＣＰ 层级， 所以时体副词、 时

体标记、 情态助词和被动语态等都可以出现。 轻名词 ｎ 在英语中有语音实现 （如⁃ｉｎｇ、
⁃ａｔｉｏｎ等）， 在汉语中没有语音实现， 但形态上的显隐并不影响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解释跨

语言的名物化现象。

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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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本文以英语名物化的语义分裂为起点来探讨汉语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的语义分层问题，
提出名物化分层假设， 即轻名词 ｎ 可以对不同层级的动词性成分进行名物化， 并有相应的

语义分层表现。 轻名词 ｎ 虽然可以扩展各层级的动词性成分， 但在人们的语感中， 低位的

名物化容易接受， 而高位的名物化不易接受。 “我的忽然又想起了祭书” 属于高位的名物

化， 虽然张伯江 （１９９３） 认为 “在语感上很不自然”， 但并未指出这样的表达不符合语法。
高位的名物化之所以 “在语感上很不自然”， 可能是因为高位的 ＩＰ 与 ＣＰ 本身就具有名词

性， 没有必要再次通过名物化获得名词性。 而低位的 ＶＰ 与 ｖＰ 是动词性的， 为了表达名词

性， 必须名物化。 所以， 表示事实的高位名物化结构 “ＮＰ 的 ＶＰ” 在使用频次上会远低于

表示事件 ／活动 ／事态的低位名物化结构 “ＮＰ 的 ＶＰ”。

注释：
① 文中例句括号里内容为作者自拟， 目的是通过自省法判断同一句法环境对不同类型 “ＮＰ 的 ＶＰ” 结构

的接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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